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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语世界
（组诗）
□张乾东

孤独的桃花
桃花最孤独的时候

就开成了一个形容词

随风飘远的

不是一朵桃花的重量

是一个中年人

遗落在人间那把

断刀的

缺口

梨花落了一地
春暮，梨花落了一地

一地的梨花又被

绿油油的春风吹起

如同一条洁白的河流

从天空流向远方

它不会一直流下去

但它一定能遇到一个

为这条河流而惊艳的人

然后流进她心里

一朵桃花
有时候她是刚开出的第一朵

被你遇见，但很快

你再也找不到她

有时候她是全树的最后一朵

被你遇见，很遗憾

她比你想象中走得还快

她们都不是最鲜艳的桃花

而你，总痴迷于这

淡淡的，欣喜和忧伤

梨花的江湖
没有桃花那么端庄秀丽

没有玉兰那么芳香袭人

梨花开放的时候

一向悄无声息

即便成片的梨花

一山接一山，构造出

声势浩大的江湖

依然掀不开春天的花潮

它们离红尘，似乎

还有一段，用虚构的手法

也连接不上的河流

梨花雨
青鸟对唱相思曲

春风扬起梨花雨

与君相聚 旧情依依

却新情难续

恨时光如流水

转又匆匆去

每逢此际

叹知己难觅

花雨纷纷终不语

只留如雾情缘

渐行渐远渐凄迷

再相聚 在何许

且剪飘飘梨花雨

朝朝暮暮

寄你情丝千万缕

布鲁汗大姐和小黄牛
□阿瑟穆·小七

凌晨1时，天空飘着大片的雪花，

邻居布鲁汗大姐家的牛棚发出一道

微弱的光亮，是那头调皮捣蛋的小黄

牛出了状况。

小牛三个月大，原是一只非常强

壮的小家伙，什么也不怕，时常挤开

我家院门，溜进来，追我那胆小怕事

的羊驼，用头顶，用脚踹。但是，它今

天僵硬地侧卧在牛棚的角落，两眼发

呆，脖子伸得长长的，鼻孔张大，嘴巴

半张，白色黏液顺着嘴角淌了一地。

村里的动物医生早已赶到，正把

体温计插进小牛的肛门，一面询问布

鲁汗大姐：“它有没有吃什么不对劲

的东西？”

“它吃了⋯⋯一箱苹果。”布鲁汗

大姐显然怕被医生责怪，解释说，这

头小牛下午一直跟在她身后要饼干

吃。她去地窖取铁锹，没扣好地窖

门，谁知小牛溜了进去，几乎把一箱

苹果吃光。

动物医生用手敲击小牛的腹部，

像是敲鼓的声音，又取出温度计看了

看，脸色凝重起来：“它胃部膨胀得厉

害！看看，它早就不反刍了。”他推推

小牛，想让它站起来走一走。可是，

小牛丝毫不想动，一副放弃了的样

子。“危险啊！牛羊这种反刍类动物，

都是四个胃。如果出现不反刍的情

况，很快会胃胀气，严重的会胀死。”他

起身从包里取了一管针剂，“针打了也

不是马上就能好，你要想办法让它站

起来，牵着它一直走，就有希望。”

“我立刻就开始！”布鲁汗大姐眼

睛一亮，脸上终于露出笑容，开始在

小牛的脖颈上绑牵引绳，似乎很高兴

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让小牛好起来。

我把动物医生送出院门。“去年

村西头恰拉家，一只羊溜进厨房啃了

几棵大白菜，肚子胀得像个皮球，就

那么活活胀死了！”他说，“这只小牛

⋯⋯希望也不是太大。”我不敢告诉

布鲁汗大姐，又不知如何帮忙，担心

给她添乱，只能转身回家休息。

第二天早上8时多，当我推开布

鲁汗大姐家的院门时，顿时像木头那

样呆住了：院子里多了一个雪人牵着

一头雪牛的雕塑——是移动着的雪

雕。布鲁汗大姐的头上和肩膀上落满

了积雪，裹着头的围巾上挂满了呼出

的气体冻成的冰霜，棉衣和棉裤上也

是雪霜。她眼睛半闭着，满是憔悴。

“布鲁汗大姐，小牛怎样了？”

她好似从梦中惊醒，那头小牛也

被我的声音惊得四处环视。“它跟昨

天不一样了！已经好多了！”可以听

出她的心情很好，“来，你来摸摸它的

肚子。”

我凑上前用手一摸，软软的，完

全没了胀气。在我看它的同时，它正

用轻松的眼神瞅着我，嘴巴也在左右

磨嚼。我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

奇迹！

“这是另外一头小牛吧？”我问布

鲁汗大姐。

“是它，就是昨天那头！偷苹果

的小牛！它好多了，两小时前，还放

了一长串屁，拉了一大堆出来。”她接

着说，“前两个小时，我在它后面，两

只手托着它的屁股，推着它，让它

走。后来，它好像好受了一点，也可

能是看我那么辛苦，不好意思让我太

累，就自己走了。我们一直走，一直

走，没停过。”

“你从没见过一个人，一整夜，零

下三十多度，牵着一头牛，在院子里兜

圈子吧？”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这是

布鲁汗大姐的丈夫。他买了一台小型

除雪车，冬暇时，给镇上的道路除雪能

挣点钱。“刚才，我铲完雪回来，还见她

牵着小牛，在院子里转啊转的，没见她

停一会儿！不烤火也不喝水！”

我对布鲁汗大姐说：“现在你可

以进屋喝一碗奶茶暖和暖和了！”此

刻，小牛的尾巴摆动着，也抖起了身

躯，想把一身的积雪抖掉。“不，我不

能休息，我得赶紧去给前几天才下了

牛娃子的母牛取些干苜蓿草。瞧瞧

这天气，得让它吃得饱饱的⋯⋯”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徐芝婷

胖胖的圆脸、齐耳的短发，喜欢

穿着格子外套的大姨时常把我驮在

背上，短而粗的发梢轻轻刷过我的

鼻尖，带着些许干净舒服的味道，晃

晃悠悠穿过家门口的小路、迈向村

头的小河，徘徊在村口，远远地等着

五里地外教书的我妈妈回来⋯⋯童

年的时光如同流水，缓缓淌过，安宁

祥和。

大姨是陪伴我幼年时间最长的

人。和妈妈的严肃不一样，大姨总是

笑眯眯的，任由着我的任性和喜好。

虽然只上过小学的大姨文化程度不

及教书的妈妈和做会计的舅舅，但我

却最喜欢和她在一起。

大姨经常带着我在树林、田野

里玩耍。村里有一大片松林，一到

秋天，松针和松子落得满地都是。

踩在地上，又软又弹。阳光从松林

间落下，落在大姨年轻的脸上，散

发着青春的气息。她觉得我只要

开心和快乐就好，并不要求我每天

识字，做算数。在妈妈每个周末回

来时，她总会夸我会扫地了、会择

菜了等，悄悄地帮我藏起各种令人

头大的顽皮。大姨平常总是把刚

摘下的嫩黄瓜、喷香的肉饼、香甜

的糖悄悄给我留着，每当我馋嘴

时，就会拿出来满足我小小的愿

望。在她宠溺的目光和暖暖的微

笑中，我一天天地长大。

这样的时光在外公从丝绸厂退

休后，戛然而止。大姨接替外公进城

上班了。那时的农村，但凡家里能出

一个吃上公家饭的人，在四邻八乡

看起来是非常有面子的事。大姨

当上了缫丝的女工，工作是三班

倒，很多时间都待在厂里。我能见

到大姨的时间就少了许多。没有

了大姨的陪伴，我一下子孤单了。

而和我的落寞不一样，外婆则非常

高兴，大姨找到工作让她放下了心

头最挂念的事。

虽然时常见不到大姨，但只要大

姨一回来，我就会黏在她身边，吃着

她从城里带回来的核桃、酥饼等零

食，听她和外公外婆讲厂里的新鲜

事。大姨参加工作后，越发长得出挑

水灵。很快，引来一个知青小伙上门

提亲。虽然外公外婆都不是很满意，

但拗不过大姨心意坚决。很快，大姨

结婚怀孕了，一个漂亮的小表妹来到

了家里。可惜安宁的生活不长，随着

下乡的知青返城，大姨面临命运的

新抉择，淳朴的大姨几乎未能作出

最有力的应对。在经历种种变故

后，大姨带着女儿把家安到了工厂

里一间朝西的宿舍，开始了母女相

依为命的生活，而这一过，就是漫长

的10多年。

幸运的是，娘家成了大姨最坚强

的依靠。妈妈时常会让我给大姨捎

点米面和菜，外婆经常会把放假的小

表妹带回家里照顾，家人们并没有埋

怨大姨当初的执拗，更没有嫌弃小表

妹拖累了大姨的生活。家的包容、无

私和支持，让大姨慢慢走出了人生最

阴霾的时光。

在外婆走后，大姨挑起了照料外

公的重担。外公喜欢吃红烧肉，她

就用煤炉和高压锅炖肉，爽滑香糯，

满院子香喷喷的味道引来邻居们纷

纷夸赞。大姨新家虽然是一楼，有

些潮湿，但她总是收拾得整洁舒

适。在大姨家，我喜欢看着大姨忙

这忙那，做我喜欢吃的菜，感受着家

的温情和甜蜜。外公在大姨家生活

安宁，度过了最安详的晚年。那时

候，虽然要照顾外公和表妹，但大姨

精神焕发，每天忙忙碌碌，笑容也出

现在了她的脸上。

一直到表妹长大成人，大姨的个

人生活才有了转折。一位煤矿工人

走进了大姨的生活。虽然两人相隔

千里，但距离并没有阻隔他们的感

情。中年的大姨开始了往来两地的

生活，我也吃到了大姨从山西带回来

的大红枣子。只要家里一出现大枣，

我就知道大姨探亲回来了。虽然一

年只能见几次面，但新姨父的体贴和

善解人意，让大姨非常幸福。这一

次，大姨没有看走眼。

退休后，姨父来到了南方和大

姨团聚。安稳的生活没多久，大姨

的身体出现了状况，药物的反应让

她的眼神由原来的清明变得混浊，

行动变得缓慢。为了让老人生活方

便，表妹和表妹夫把房子重新装修

了一遍，简单而舒适。两位老人守

着彼此，不远行，不分离，相濡以

沫。大姨的离开有些突然。表妹

说，大姨感觉不舒服后一会儿就不

说话了。在照顾了大姨和这个家多

年后，姨父也忍受不了病痛折磨，不

久后随大姨而去。

阿瑟穆·小七，新疆阿勒泰
女作家，动物爱好者，坚信“垃圾

是堆错地方的财富”。已出版短

篇散文集《遇见阿勒泰：惟愿莲

心不染尘》《唯有解忧牧场》《解

忧牧场札记》，散文随笔集《从前

啊，有一只猫小宝》《我的小羊驼

蜜糖》，长篇儿童小说《淘气的小

别克》。曾获民族文学奖、丰子

恺中外散文奖、中国散文年度大

奖、鲁迅文学奖提名等。

阿瑟穆·小七


